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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激活力

2024年

十四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
次会议表决通
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法》。
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提出完
善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并
对深化土地制
度改革等作出重
要部署。

中央审议通过有关
农民股份合作和农村
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
革试点方案。2021
年，全国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阶段性任
务基本完成，约57万
个村完成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

2014年

各地先后取消粮票和油票，
粮油商品敞开供应，实行了
40年的统购统销制度至此
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1993年

国务院批准建立第一批农村
改革试验区。目前，全国共
有65个农村改革试验区，覆
盖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987年

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关于“三
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

承认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

1982年

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
在“包干保证书”上按下红
手印。

1978年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
革法》颁布，在占全国人口
大多数的新解放区农村开
展土地改革运动。1952年
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
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国3亿
多无地少地农民分得约7亿
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1950年6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
承包法》正式颁布，自2003

年3月1日起施行。其中明
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后，

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

2002年

2016年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完善
农村土地所有权

承包权经营权分
置办法的意见》，

明确指出“三权分
置”是继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后农
村改革又一重大

制度创新。

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
上，农村税费改革被列为
改革重点内容。2006年1
月1日，农业税条例的废
止，宣告2600年“皇粮国
税”的历史终结。

1998年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赵宇恒

农民和土地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作为一个被农
耕文化浸润了千百年的古老民族，中华民族从未停止
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中国人历来是敢于革新的，在土地这个关系到亿
万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同样如此——

从 1950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到 1952 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照进现实；

1978年，“大包干”一石激起千层浪，拉开了农村
改革的大幕，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
易所考察，明确提出“三权分置”，在保障农民权益的
同时更好用活土地经营权，激活乡村发展动能。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对农村土地制度展开了三次重大变革。以处
理好土地和农民的关系为发轫，农村生产要素活力不
断释放，农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城乡关系在发展中
调整重塑。不断深化的农村改革引领着大国“三农”
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支撑着“中国号”巨轮劈波斩
浪、巍然前行。

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为发轫

土地对中国农民而言是太过特殊的存在，它不只
是生产资料，也是故乡和归属的代名词。

“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
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正是基于这样的清醒认识，
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土地改革的脚步就不曾停歇。

1950 年 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
布，一场触及“农之根本”“国之根本”的土地制度改革
宣告开启。

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
本完成，全国 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分得约 7亿亩土地
和其他生产资料，以暴风骤雨的气势，彻底消灭封建
土地所有制，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1952年，我
国粮食产量比 1949 年增长 44.8%。在随后的合作化
运动中，土地的所有权转移到集体手中。

1978 年岁末的一个冬夜，安徽凤阳小岗村 18
户农民悄悄齐聚在村民严立华家里，摁下 18 枚红
手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一纸“生死状”的催发
下迅速推行，广大农民以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掀起
一场惊天动地的改革浪潮。

从来没有一锤定音的改革。包产到户、包干到
户的口号提出之初，要不要肯定农民这种对现行土
地制度的突破，一时争议不断。可当问题回归到

“如何让农民吃饱肚子”的原点上时，是非对错便
一目了然。

1982年 1月 1日，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关于“三农”
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承认了包产到户的合法
性。从 1982 年到 1986 年，连续 5 个中央一号文件不
断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

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全国农业生
产停滞不前的局面被打破，中国农村迸发出惊人活
力。全国粮食产量由 1978年的 3亿多吨增加到 1984
年的4亿多吨。也正是在1984年的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大会上，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
了温饱问题。

农村生产要素活力不断释放

“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
村改革初期，这句话成了“刷墙”频率最高的一条标语。

既然“剩下都是自己的”，农产品的分配便有了更
多可能性。吃不掉的拿去卖，卖得的钱可以用来消
费，也可以攒起来买农机、买农资，再投资到下一季的
生产中。粮食单产和农业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农民也
有余力、有余地去种一些其他的作物品种。至于种些
什么？市场自有答案。

农产品流通体制和价格机制的改革水到渠成。
1993年，我国取消了粮票和油票，粮油商品敞开供

应，实行了40年的统购统销制度至此正式退出历史舞
台。农产品流通渠道日益多元，以批发市场为中心的农
产品市场体系迅速发育，促进了农村土地、劳动力、资金
等要素市场的兴起，农村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大大提高。

市场上缺什么就种什么、什么价格高就种什么，
农民增收问题迎刃而解。199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1221元，首次突破千元大关。

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确立后，其影响远不止于农业和农村。当越来
越多农民从土地里抬起头，谋生不再只有种地一种选项。

从乡镇企业到“孔雀东南飞”，进城务工的大潮席
卷乡村，“农民工”成为千禧年前后绕不开的主题词之
一。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
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
势”，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
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农民工的出现，使得农民收入中出现了一个新的
现象：务农收入在农民收入结构中的占比连续多年降
低，农业对不少农户而言正在变成“副业”。2015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经营净收入，工资性收入成为农
民收入的最大来源。

新的问题又回归到土地：外出务工农民的

地谁来种？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如何保障？种地到底
还能不能赚钱？

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还要靠改革来解决。
2016年4月，小岗村再度广受瞩目。习近平总书记

在这里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强调“实现承包权
和经营权分置并行”。

“三权分置”，这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创
新。它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分为承包权和
经营权，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同时，更好用活土地经营
权，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
进现代农业发展。

2018 年，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宣告收
官，15 亿亩承包地确权到户，2 亿多农户在拿到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同时，也拥有了相应的收益、处置、
抵押、担保等权能，土地经营权的流转随之更为顺畅。

“活权”的同时，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却益发趋稳。
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
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出台，对“长久不变”的政策内
涵和实施办法作出细致规定，指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
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三权分置”与“长久不变”这套“组合拳”下来，对
农民而言，不管种不种地，都能稳稳地从承包地里赚
到钱。

如果将过去20余年的农民收入分门别类画出一
条曲线，我们会发现，增幅最大、最陡峭的那条曲线来
自于转移性收入。这条增长线首先得益于农村税费
改革的“减”。1998年，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税
费制度改革被列为改革重点内容。此后7年间，农村
税费改革试点有序开展，各地逐步取消农业税。2006
年1月1日，农业税条例的废止，宣告着2600年“皇粮
国税”的历史终结。再加上各级财政对农民“真金白
银”的补贴，农民的收入保障日益坚实。

城乡关系在发展中调整重塑

“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
更好的日子。”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我国农村改革
也从未遗忘过这一初衷。

然而，实现这一目标谈何容易？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农村、农民为新中国工

业体系的建立和国家快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却在自己身上留下了一道道“伤痕”：越来越多农
村富余劳动力离开土地、离开家乡，用辛劳和汗水撑
起了城市的繁荣；与此同时，“空心村”、城乡差距等
一系列发展中的问题接踵而至。2001 年，耄耋之年
的农村改革重要推动者杜润生动情写下：“我们欠
农民太多。”

解决我国“三农”问题，让农民过上更好的日
子，要靠城镇化，但也不能只靠城镇化。

“必须看到，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大部分
国土面积是农村，即使将来城镇化水平到了
70%，还会有四五亿人生活在农村。为此，要继
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民建设幸
福家园和美丽乡村。”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新
时期我们如何看待城乡关系指明了一条
新思路。

城市和乡村是“命运共同体”，要
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不能建设“一个
发达的城市，一个落后的农村”。

2017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乡村振
兴战略应运而生。破除城乡二
元结构，开启了新一程。

乡村振兴，便要将此前
沉睡的资源先唤醒。

2014年，贵州省六盘水
市米箩镇村民李如明将自
家3亩土地流转给园区
负责种植猕猴桃的龙头
企业，自己也进入园区
务工。按照园区“固
定分红收益分红”
的利益联结模式，
他不仅可以拿到
每个月3500元
的工资，还能
拿到逐年递
增的分红。

“ 在
自 己 这
一亩三
分 地
上还
能

当上工人和股东。”李如明没敢想过的事之所以能成为
现实，得益于当地对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探索。

六盘水的改革探索是我国65个农村改革试验
区的缩影。为了更好地给农村改革全局探索路
子、积累经验，20世纪80年代起，中央就提出“有
计划地建立改革试验区”。时至今日，当农村改
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面对集体经营性资产盘
活利用、构建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长效机制等一系列农民关注且关系重大
的改革试验任务，“凡改必试”的中国模式
仍然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回望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的农村
改革历程，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深
刻变革，之所以能不断深化、持续
释放活力，就是因为始终坚持守
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等底线、
红线，切实保障农民的物质利
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尊
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和基层的
制度创新。

当前，农村改革深层次
的矛盾已经不在农业和农
村本身。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指出，城乡融合
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必然要求。改革之
路漫漫，面对农业农
村这个慢变量，唯
有保持足够的历
史耐心，用好农
村改革的宝贵
历史经验，方
能 行 稳 致
远，让广大
农 民 共
享农村
改革和
发展
成果。

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
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
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2018年，农村承包地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宣告收
官，15亿亩承包地确权到
户，2亿多农户拿到证书。

2013年

2017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保持土地
承包关系稳定并
长久不变，第二
轮土地承包到期
后再延长三十年。


